
晋景公时而赵盾卒。谥

节录史记　　　　赵世家第十三

此为公元前五九九年至五七九年间之事

为宣孟。子朔嗣。⋯⋯

朔娶晋成公姊为夫人。⋯⋯

大夫屠岸贾欲诛赵氏。⋯⋯

韩厥告赵朔，趣亡。朔不肯，曰：“子必不绝赵祀，朔死

不恨。”韩厥许诺，称疾不出。

，杀赵朔、赵同、赵贾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氏于下宫

括、赵婴齐，皆灭其族。

赵朔妻成公姊，有遗腹，走公宫匿。赵朔客曰公孙杵臼，

杵臼谓朔友人程婴曰：“胡不死？”程婴曰：“朔之妇有遗腹，

若幸而男，吾奉之；即女也，吾徐死耳！”居无何，而朔妇免

身生男。

中，祝曰：“赵宗屠岸贾闻之，索于宫中。夫人置儿绔

灭乎？若号！即不灭，若无声！”及索儿，竟无声。已脱。程

婴谓公孙杵臼曰：“今一索不得，后必且复索之，奈何？”公孙

杵臼曰：“立孤与死，孰难？”程婴曰：“死易，立孤难耳！”公

孙杵臼曰：“赵氏先君遇子厚，子强为其难者；吾为其易者，

请先死！”

谥，是人死后另换一个名号，表明他生前的美德。

下宫，是地名，大约是赵氏住家的地方。

绔字是袴字的古体，裤字又是袴字的俗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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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师随程婴攻公孙杵臼。杵臼

吾告赵氏孤处。”诸将皆喜，许之

乃 二 人 谋 取 他 人 婴 儿 负 之 ， 衣 以 文 葆 匿 山 中 。 程 婴

②晋 景 公 疾 ，卜 之， 大 业 之

出，谬谓诸将军曰：“婴不肖，不能立赵孤；谁能与我千金，

今又卖我，纵不能立，

谬曰：“小人哉程婴！昔下

宫之难，不能死，与我谋匿赵氏孤儿

而忍卖之乎？”抱儿呼曰：“天乎！天乎！赵氏孤儿何罪？请活

之！独杀柞臼可也”诸将不许，遂杀杵臼与孤儿。诸将以为

赵氏孤儿良已死，皆喜。

然赵氏真孤乃反在，程婴卒与俱匿山中，居十五年。

后不遂者为祟 景公问韩

厥 。厥 知赵 孤在 ， 乃曰 ：“ 大 业之 后在 晋绝 祀 者， 其赵 氏

乎？”

景公问：“赵尚有后子孙乎 韩厥具以实告。于是景公乃

与韩厥谋立赵孤儿，召而匿之宫中。诸将入问疾；景公因韩

厥之众，以胁诸将而见赵孤，赵孤名曰武。诸将不得已，乃

曰：“昔下宫之难，屠岸贾为之，矫以君命，并命群臣。非然，

孰敢作难？微君之疾，群臣固且请立赵后；今君有命，群臣之

愿也。”

于是召赵武、程婴，遍拜诸将，遂反与程婴、赵武攻屠岸

贾，灭其族。复与赵武田邑如故。

及赵武冠 为成人，程婴乃辞诸大夫，谓赵武曰：“昔

下宫之难，皆能死，我非不能死，我思立赵氏之后。今赵武既

文葆，绣花的包被

古人迷信很深，有病就疑有鬼；卜，就是探问鬼的情形

为祟，是指有鬼在暗中作弄。

古代男子到了二十岁，要举行加冠之礼，表示已经成人，与童子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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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国君景公继位之后，大臣赵盾亡故。国君给他身后一

个美名，称做宣孟。他儿子名朔，承袭了他的职位。

程婴曰 ：“不可 ！彼以我为能成事，故先我死；今我不

立，为成人，复故位，我将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杵臼。”赵武啼

泣，顿首，固请曰：“武愿若筋骨以报子至死，而子忍去我死

乎

报，是以我事为不成。”遂自杀。

后来灵公被杀，叔父成公接了

晋，是春秋时代的国名，国都在现今山西省太原、曲沃等县地方。

赵盾，是晋国的大臣，晋君灵公很忌他

位，不久又死了。景公是成公的儿子。

赵朔所娶的夫人，是前君成公的阿姊。

晋国有个权臣，官拜大夫，姓屠岸，名贾，常常想要诛灭

赵氏。

屠岸贾、是灵公的宠臣，和赵盾不和。说灵公被杀，是他的主张；

所以要和他为难。

晋国的世家，赵氏之外，还有韩氏。那时韩氏在朝的是

韩厥，他知道屠岸贾的奸谋，便去告知赵朔，劝他逃往他方。

赵朔不以为然，对韩厥道：“我相信你一定能使我赵氏的香

火，不至断绝，我在九泉之下，也没有什么遗憾了！”

韩厥一口担承，回家后，就此托病，杜门不出。

屠岸贾十分专横，并不禀明国君，迳自会同诸将，带了

兵队，到下宫地方，攻打赵氏。赵氏抵御不住，赵朔首先被

害，还有赵同、赵括、赵婴齐等辈，也一同殉了难。赵氏几乎

全家灭亡。

考证）说，赵同、赵括不是在这时候死的，很疑太史公笔（史记

赵朔夫人，是前君成公的阿姊，怀孕在身，从家中逃难

出来，躲到宫内。赵朔有个门客，姓公孙，名杵臼；他的同事

下错误；但是我们引用《史记》，只能照着他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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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日赵氏遭难

程婴，和赵朔更是深交。

出了事后，两下见面，公孙杵臼问道：“这不是我们应该

死的时候么？还等待什么！”

程婴道：“赵夫人有孕在身；他家运好，生的是男，我预

备替他效力；若是女呢，我也不恋着这世界了！”没有好久，

赵夫人果然生下一个男孩。

屠岸贾得信，就传令要到国君宫内搜查。赵夫人手忙脚

乱，急得将他的孩儿，藏在裤内，默默的祝祷道：“赵氏真要

灭门，只得听你哭了；若还不至于此，你就不要作声！”后来

搜查的人到来，居然十分安静。

这总算逃过了。程婴觉得不妥，找着公孙杵臼，和他商

议道：“这一次搜查，幸而无事，倘若两次三次，接连起来，

如何是好？”

公孙杵臼道：“抚孤成立和舍生就义两件事，哪一件比较

难些？”

程婴道：“死是容易的；这孤儿要他成人，却是很难！”

公孙杵臼道：“宣孟公在世时，待你很好，这件难的，请

你担承；我就拣那容易的做罢；我先告辞了。”

二人定下密计，先向别处觅到一个初生的婴孩，公孙杵

臼把他背在身上，外面罩上一条很华丽的小被，去躲在山里。

程婴假装着到屠岸贾的军部去告密，见了诸将道：“我是

不中用的人，不会替赵氏做那抚孤的事情；哪个给我千金，

我便将那小孩的住处奉告。”诸将听了，个个都十分高兴，立

刻答应了他。

随即点齐兵队，就叫程婴带路，进入山口，曲曲折折，居

然找着公孙杵臼。

公孙杵臼一见，便假意大骂道：“程婴啊！你真是个小人！

你只顾自己逃生：后来和我商量，要保全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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氏的骨肉，我也很相信你；想不到你竟拿我出卖。这小小的

孩儿，就算不能扶助他，你也忍心卖他么

双手抱着那婴儿喊道：“皇天啊！皇天啊！可怜这刚出世

的孩儿，有什么罪孽？我情愿替他；请诸位留他一条命罢！”

再三哀求，诸将只当没有听见，一声号令，老的幼的，同时毕

命。诸将心中，都以为赵家血脉，真个从此断绝。收了兵队，

一路欢呼而去。

哪知道赵氏真正的孤儿，还在人间。程婴终究带了他逃

走，躲在深山之中，不知不觉，一直到他十五岁了。

晋国君景公忽然得了一场大病，派人去卜问得病的原由。

卜出卦来，说是晋国有过大功业的亡人，不能称意，在暗中

作弄。景公信以为真，恰好问到韩厥。

他是知道赵氏孤儿的踪迹的，便说道：“晋国从前有过大

功业，现在没有人祭享的，恐怕只有赵氏吧！”

景公问道：“赵氏还有后裔么？”

韩厥趁势，将实在情形陈说一番；景公也觉得很对不起

赵家，就和他定计，将那孤儿立为赵氏之后，私下找他回来，

养在宫内。

有一天，诸将要进宫问病。景公得信，暗中叫韩厥埋伏

下许多人。诸将到来，景公仗着韩厥的声势，镇压着诸将；一

面叫赵氏孤儿出来，宣布他的名字是武，是赵氏遗下真正的

孤

诸将无可奈何，只得同声启奏道：“以前下宫之事，都是

屠岸贾一人所做的。他假传君命，强迫着众臣依从。要不是

他，哪个敢闯这大祸？就是国君没有因病卜出的卦象，臣等

本来也要请替赵氏立后；国君既然吩咐，臣等无不遵从。”

景公听罢，就唤赵武、程婴过来，见过诸将，一一行礼。

当下派他二人，随同诸将，带了兵队，前去屠岸贾家，将他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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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　　评

下，合门处死。同时将以前充了公的赵氏受封的田邑，发还

给赵武；一切恢复原状。

过了几年，赵武已经及岁，举行冠礼。

事毕，程婴立起来，和赵氏众家臣作别；又对赵武说道：

“以前奸臣作乱，围困下宫，我们主公殉了难，同事死的也很

不少，我那时不是贪生，不过要想保存赵氏的一脉现在赵

武奉了国君之命，立为赵氏之后，年纪已经长成，又复了原

来的职位，我要到地下报与宣孟公和故人公孙杵臼知道。”赵

武闻言大哭，跪在地上磕头，再三求他道：“我赵武预备尽我

一生的精力，有一日，报答你一日，你怎忍撇下了我去寻死

呢？”

程婴道：“我不能奉命了！公孙先生把你交付于我，他信

得过我，必能成功，很放心的先我而死；现在我不去报知他，

他一定疑心我这事做不成，如何对得起他呢？”

正在难分难解之际，猝不及防，他竟拔刀自杀，一道英

魂，渺渺茫茫，和公孙杵臼相见去了。

赵朔死后，屠岸贾的权势，越发浩大，若没有公孙杵臼、

程婴二人，赵氏的遗腹子，一定是不能保全的。

即或他二人尽心竭力，去保护这孩子，屠岸贾老奸巨猾，

无论怎样的躲避，总逃不出他的手掌，结果也是同归于尽。

单单找一个小孩做替身，去献给屠岸贾，他哪里会相信！

拿自己的性命去陪那小孩，做得十分像，或者可以瞒得过

但是他二人谁先死，这又是一个问题。

程婴说：“死易立孤难。”立孤固然是很难，但是死之一

字，也谈何容易。

公孙杵臼肯陪着这假遗腹子去死，这等壮烈的举动，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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朋友没有丝毫取巧的意思。

立孤，后来赵武成人。这件难事，总算成功，可

是寻常人所能做得到的呢？

程婴担任

以对得住赵氏父子，也可以对得住公孙杵臼了。然而这是寻

常人的思想，不是英雄的自命

程婴临死，说是要到地下去报知他的故主和老友，这不

过是一种托词；其实是表明对

公孙杵臼的死，是死于忠；程婴的死，是死于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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楚

节录左传　　　　昭公二十年

此为公元前五二二年间之事

费无极言于楚子曰：“建与伍奢将以方城之外叛。”

王执伍奢

无极曰：“奢之子材，若在吴，必忧楚国；盍以免其父召

之？彼仁，必来　　不然，将为患。”王使人召之曰：“来！吾免

而父！”

棠君尚谓其弟员曰：“尔适吴，我将归死。吾知不逮；我

能死，尔能报。闻免父之命，不可以莫之奔也。亲戚为戮，不

可以莫之报也。奔死免父，孝也；度功而行，仁也；择任而

往，知也；知死不避，勇也。父不可弃，名不可废。尔其勉

之！相从为愈！”

伍尚归。奢闻员不来，曰：“楚君大夫，其旰食乎！”

人皆杀之。

楚国的奸臣费无极，一天对他国王说道：“太子和伍奢谋

反，不久要在方城之外举事了。”

楚，是春秋时代的国名，国都在现今湖北省江陵县地方。那时楚国

国君是平王，他的太子名建。平王用伍奢做太傅，费无极做少傅，去教

导太子。伍奢为人很正派，忠于太子；费无极却和他相反，常常要说太

子的坏话。

国 王 听了他的话，就把伍奢拘禁起来。

旰食　　晚食。言楚国从此多难，君臣忙迫，连吃饭也要晚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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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心地很

费无极还不肯罢休，又向国王说道：“伍奢的两个孩儿，

都很能干，倘若到了吴国去，我们一定不得安宁。莫若趁此

机会，藉释放他们父亲的罪为名，叫他们回来

好，必定肯听的。若不是这样办，免不掉是我们国家的一个

大害。”楚王听罢，就派人传知伍氏两儿道：“快快回来！我赦

免你们父亲的罪！”

吴，也是春秋时代的国名，在现今江苏安徽两省境内，接连楚国。

那时伍奢的长子伍尚，正做着棠邑大夫。

他接见了来使后，便去劝他兄弟伍员道：“你快到吴国

去，我情愿回去一死。我的聪明，赶不上你；我去送命，你来

报仇。国王既然说子能回朝，父可免罪；我们怎么可以不去？

全家骨肉，平白地被人杀害；我们怎么可以不报？做人有几

种美德：第一是孝，第二是仁，第三是智，第四是勇。什么是

孝？拼却性命去保着老父的安全，这便是；什么是仁？估量着

有成效的去做，这便是；什么是智？挑选着担当得起的直前

不辞，这便是；什么是勇？明晓得没有生路的也不退缩，这便

是。倘若我们一同逃避，岂不是将老父遗弃？这是不可以的；

倘若我们一同回去送死，岂不是将伍氏的声名，从此消灭？

这也是不可以的。你前程远大，好好努力！比较大家同归于

尽，好得多了！”

棠，是楚国的地名，在现今江苏省六合县；当时和吴国很近。伍员

就是伍子胥，后来逃往吴国，走到昭关，几乎被追兵赶上，幸亏有只渔

船渡他过江，才得脱身。到了吴国，吴王阖庐接位之后，很重用他。他

力劝吴王兴兵伐楚，打得楚国一败涂地，报了父兄之仇。

伍尚说罢，和他兄弟分手，回到楚国。

伍奢在监牢里，听见他的第二个儿子没有回来，叹息道：

“楚国的君王和他的臣下，恐怕有一天饭都吃不下了！”

不久，父子二人，同时被楚王杀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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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胥传里，本来说楚国的使者到来，伍子胥劝他

批　　评

史记伍

哥哥一同逃走，不要回去；但是伍尚不肯赞成。

我以为伍尚返回楚国，有两层意思

第一层：他知道他回去，他父子俩都不能活的；但是不

回去，楚王可以反过来说：“是你们不回来，我所以杀他的。”

岂不是背了不孝之名？孝字是人生的美德，他所以一定要保

存着。

第二层：他知道自己的能力不及子胥，所以将报仇的责

任，加在他弟弟身上，自己一死，更可以激发子胥报仇的志

愿。

伍子胥后来果然藉了吴国兵力，报了父兄之仇。据此看

来，伍尚为人，对他的父能够尽子道，对他的弟弟能够尽兄

道；他的人格，可算得圆满无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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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舆豭黡 从

节录左传　　　　哀公十五年

此为公元前四八○年间之事

卫孔圉取太子蒯聩之姊，生悝。

孔氏之竖浑良夫，⋯⋯与太子入，舍于孔氏之外圃。昏，

二人蒙衣而乘，⋯⋯如孔氏，⋯⋯遂入，适伯姬氏。

既食，孔伯姬杖戈而先；太子与五人介

之。

迫孔悝于厕，强盟之，遂劫以登台。

来宁⋯⋯闻乱，使告季子。召获驾乘车，奉卫侯辄来奔。

季子将入；遇子羔将出，曰：“门已闭矣！”季子曰：“吾

姑至焉。”子羔曰：“弗及③，不践其难。”季子曰：“食焉，不

避其 难。”④

曰：“无入为子羔遂出。子路入，及门，公孙敢门焉

也！”季子曰：“是公孙也！求利焉而逃其难。由不然；利其

禄，必救其患。”

之

有使者出，乃入，曰：“太子焉用孔悝！虽杀之，必或继

。”且曰：“太子无勇；若燔台，半，必舍孔叔。”

①　　　介，被甲。

②　　豭，公猪。古人结盟立誓，要用牲口的血。对于孔悝，太子有许多

要挟，所以带着一口猪，预备沥血之用。

③　　　弗及，言政权不归己有。

④　　　言食孔氏禄，所以不能躲避孔氏的祸难。

⑤　　　　守门之意。

　　言必定有人接着孔悝去攻太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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黡，敌子路；以戈击之，断太子闻之 ，惧 ，下石乞 、盂

缨。子路曰：“君子死，冠不免。”结缨而死①。

孔子闻卫乱，曰：“柴也其来，由也死矣！”

卫国的大臣孔圉，他的夫人，是太子蒯聩的阿姊，生了

一子，取名曰悝。

卫，是春秋时国名，国都在现今河南省滑县淇县地方。

孔氏的家僮浑良夫，一天引着太子，到孔氏的外花园住

下。到了掌灯时候，他二人穿了妇人的衣服，坐着小车，混进

孔家去，一直到了孔老夫人伯姬的内室。

伯姬，就是卫太子的阿姊；孔悝的母亲。那时太子逃亡在外，他的

儿子名辄，正做着卫国的君主，号称出公　　太子串通他阿姊，要想夺回

君位，故由外方私下回来；其中通线索的，就是浑良夫。

吃过晚饭后，这位孔老夫人手执长戈，首先领导；太子

和他随从的，一共五位，都穿上盔甲，推着小车，装了一口

猪，在后面跟着走

到处寻孔悝不着，后来在茅厕里撞见，抓了出来，勒逼

他一切允许，两方定下了约文；随即押着他上了一座高台。

那时孔悝执掌卫国朝政，所以太子和孔悝的母亲要先逼他允从。

孔氏的总管栾宁，听到有乱事，就派人去通知子路。当

时有位召大夫，知道不妙，预备好车子，即刻带了旧君出公，

逃到鲁国。

季子就是子路，姓仲，名由，是孔门的弟子；那时正在卫国，做着

孔悝受封的都邑的地方官。

子路接着栾宁的报告，登时动身，赶到卫国都城去；正

在路上，遇着他的同学子羔，刚从城里逃难出来。

帽带紧结，死仆地而不使帽落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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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　　评

子羔喊道：“城门已经关闭，不要去了！”

子路道：“我到那里再看。”

子羔道：“手下没有政权，何必冒这大险。”

子路道：“食人之禄，遇着危急，应该替他担当。”

子羔，姓高，名柴；也是孔门的弟子。

二人说罢，各自分路而行。子路走到城边，守门将官一

员，正是公孙敢。

一见子路，出来挡住道：“不要再进去了！”

子路道：“你是公孙将军啊！平时受人的好处，祸事一到，

便自躲开。我仲由不是这样的人；我得他的俸禄，一定要救

他的危难。”

正说话间，城门开了，有一位使者出来，子路乘机进去，

赶到台前，望着太子，说道：“请太子不必扣留孔悝！就是太

子杀了他，也还有人跟着要起来的。”

说罢，等了一会，又说道：“我闻得太子很胆怯；倘若在

台下放火，烧到一半，一定会将孔叔释放下来。”

子路言下之意，就是孔悝被杀，他自己也是要追随孔悝，攻击太

子。

是盂

太子闻言，着实害怕，当下派了两员勇将，一是石乞，一

，走下台来，和子路对仗。两人都使得一手很好的平

头戟，左右夹攻，竟把子路的帽襻砍断。子路道：“君子身可

杀，冠不可落地。”随手将帽襻挽上，力战而亡。

那时孔子住在鲁国，闻得卫邦内乱，太息说道：“柴呢！

恐怕会回来！由呢！一定要殉难了！”

卫太子偷偷摸摸的回国，要抢夺君位，举动很不光明正

大：子路是很刚直的人，如何能看得过！“利其禄必救其患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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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句话，是做人一定的道理。子路正食孔悝之禄，孔悝受太

子的逼迫，无法脱身，子路所以要去救他

子羔劝他，公孙敢又阻他，他都不听；这正是子路的见

义勇为。

结缨而死，何等从容不迫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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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　　　　豫　　让

录史记　　　　刺客列传第二十六

此为公元前四五三年至四二五年间之事

豫让者，晋人也，故尝事范、中行氏，而无所知名；去而

事智伯，智伯甚尊宠之。

及智伯伐赵襄子，赵襄子与韩、魏合谋，灭智伯；灭智伯

之后，而三分其地。

赵襄子最怨智伯，漆其头以为饮器。

豫让遁逃山中，曰：“嗟乎！士为知己者死，女为说己者

容。今智伯知我，我必为报仇而死，以报智伯，则吾魂魄不愧

矣。”

乃变名姓为刑人，入宫，涂厕。中挟匕首，欲以刺襄子。

襄子如厕，心动，执问涂厕之刑人，则豫让。内持刀兵，

曰：“欲为智伯报仇。”

左右欲诛之。襄子曰：“彼义人也，吾谨避之耳！且智伯

亡，无后，而其臣欲为报仇，此天下之贤人也！”卒释去之。

居顷之，豫让又漆身为①厉，吞炭为哑，使形状不可知；

行乞于市，其妻不识也。

行见其友，其友识之，曰：“汝非豫让耶？”曰：“我是

也！”其友为泣，曰：“以子之才，委质②而臣事襄子，襄子

①　　凡漆有毒，近之多患疮肿，若癞病然。厉和癞声相近，古多假厉为

癞。

②　　委质的质，读去声，和贽字一样的解释，指初次拜见尊长所送的礼

物。古时卑幼见长上时，应呈上进见的礼物；臣下初次见君，也是如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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豫让曰：“既已委质臣事人，而求杀

必近幸子，近幸子，乃为所欲，顾不易邪？何必残身苦形，欲

以求报襄子，不亦难乎

之，是怀二心以事其君也。且吾所为者极难耳！然所以为此

者，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”

智 伯 亦 已 死 矣 ， 而 子 独

既去。顷之，襄子当出；豫让伏于所当过之桥下襄子至

桥，马惊。襄子曰：“此必是豫让也”使人问之，果豫让也。

于是襄子乃数豫让曰：“子不尝事范、中行氏乎？智伯尽灭之，

而子不为报仇，而反委质臣于智伯

何以为之报仇之深也？”

豫让曰：“臣事范、中行氏，范、中行氏皆众人遇我，我

故众人报之。至于智伯，国士遇我，我故国士报之。”

襄子 然叹息而泣曰：“嗟乎，豫子！子之为智伯，名既

成矣；而寡人赦子，亦已足矣。子其自为计！寡人不复释子！”

使兵围之。

豫让曰：“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，而忠臣有死名之义。前

君已宽赦臣，天下莫不称君之贤。今日之事，臣固伏诛；然愿

请君之衣而击之，以致报仇之意，则虽死不恨，非所敢望也。

敢布腹心。”

于是襄子大义之 ，乃使使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 ，三跃

而击之，曰：“吾可以下报智伯矣！”送伏剑自杀。

死之日 赵国志士闻之，皆为涕泣。

豫让，他出身在晋国，起初做过范、中行家的家臣，默默

无闻。不久，离开了，转到智伯家里去，担任些职务，智伯倒

很器重他，优待他。

范、中行氏，都是晋国的世家；智氏和中行氏，本来是同族，都姓

荀。

后来智伯和赵国主襄子不和，起兵去攻打他，襄子抵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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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，暗中和韩国、魏国联合起来，定下计策，竟把智家灭掉；

同时将他所有的土地彼此瓜分了。

赵、韩、魏都是晋国的世家，后来逐渐强大，吞灭了晋国，自己称

为诸侯。但此时晋君还在，这三家也还没有立在诸侯的地位，不过在晋

国中，俨然像三个小国罢了。

赵襄子因为智伯欺侮他太狠了，心中怀恨不忘，还拿了

智伯的头壳，加上漆，做他的酒器

那时豫让逃了出来，躲在深山之中，叹息说道：“男子汉

为什么要尽忠？就为着有人赏识他；妇人家为什么要装饰？

就为着有人喜欢她。智伯是很晓得我的，我一定要替他报仇，

拼着我的命来报答他。我死了，我的灵魂也对得起我自己。”

从此就换了名，改了姓，扮做一个罪犯，到赵家，替他粉

刷茅厕。身上藏着小刺刀，预备撞见襄子，即时动手。

有一天，襄子要上茅厕，忽然心上觉得不好，就把那做

粉刷匠的罪犯拿来审问，才知道他是豫让。搜他的身上，藏

着凶器，说是要替智伯报仇。

一班随从的人，声势汹汹，就要杀他。

襄子急忙止住道：“做不得！他是个义人！我小心些，躲

过他就是了。智伯全家死难，没有留下一个人，他的旧臣，还

想出来替他报仇，这可算得是个世界上的豪杰了！”

终究放走了他。

过了片时，豫让又换了一个方法，拿漆来涂在身上，扮

作长着疥疮的模样，还恐怕声音被人听出来，又吃上许多的

炭，将嗓子变哑了，好叫人辨别不出。他在街上要饭，他的妻

子撞见他，居然没有招呼。

走了一程，遇着他一个朋友。

那人仔细一看，问道：“你不是豫让么？”

他答道；“是的呀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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